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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昌》写朱寿昌寻母三年，在夜宿朝天
宫时，终得天妃妈祖点化。妈祖不仅帮
他驱赶毒蛇猛兽，还幻化美女试其坚心，
最后梦示周寿昌之母在林恩亭与子相
认。《刘永》写刘永夫妻二人前往京城
途中不幸逢贼，跳江逃命，而被妈祖救
起。这说明在戏曲形成之初，便已有了
妈祖形象，妈祖在戏曲中的形象表现的
作用和现实中的功用都是救死扶伤、乐
善好助，这是相当一致的。
在《奉天命三宝下西洋》中，天妃
于梦中显灵保佑郑和。此剧约有 40 多
个男性人物，而天妃和她的侍女，是剧
中仅见的女旦角色。《天台记》取材于
南宋末年史实。剧中妈祖虽然对宋帝及
其忠臣崇敬悲怜，但无奈“运数有定，
敕旨难违”，她不得不“奉行文书”，以
令“帝舟颠覆”。她能弥补的只是把忠
臣张世杰，死后招到了自己麾下，做了
个水神，“共理海中政务”。《进瓜记》
据《西游记》编写，剧中天妃娘娘成了
唐太宗与泾河龙王论辩是非时的判决
人，在唐太宗一筹莫展之际，给出皇榜
招资之建议。在结局时，天妃娘娘还让
吕妻之魂附琼英公主尸身还阳，让剧中
主角吕全重获幸福生活。天妃娘娘成为
推动剧情发展之神来之笔，她的出现便
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元杂剧《刘全进瓜》、
清传奇《钓鱼船》题材同。
民间信仰的海洋神灵，是古代劳动
人民对于未知海洋的一种幻想。人们把
神秘的海洋，凝结成了一位位具象可感
的神明。民间海神信仰更可以看作是古
人海洋观念的外化、物化。而随着人们
对海洋勘探能力的不断提高，民间海神
的职能范围也不断扩大，从最开始的呼
风唤雨、驱波镇海、搭救落难船民这类
单纯的海事到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海
神所能掌控之领域融入到了沿海人民日
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类剧目中，不
论是天妃妈祖，还是龙王、海神，首先
确定的是他们很少成为主角，并未有专
门叙述某一神灵传记之事。但他们因是
神灵，拥有兴云作雾、倒海移山的通天
法力，而成为剧作情节发展中的关键人
物和角色。元明戏曲中民间海神的形象
是相对扁平化、固定化的。这点唯有
在《沙门岛张生煮海》一剧中有所例外，
此剧里龙女变成了一位敢于主动追求爱
情婚姻的女性，形象鲜明，具有一定现
代精神。
四、元明戏曲中体现之海洋观
元明时代海洋事业的开拓，海洋文
化的发展，是直接导致戏曲中出现海洋
因素的社会根源和基础。从元明戏曲中
体现的海神信仰的变迁，我们也可以看
出时人海洋观念的渐变。四海龙王、龙
神本体即意为海洋本身，在很多时候是
事故与麻烦的制造者，善恶并作，常常
难以捉摸，而妈祖的出现，则是人化而
成的航海保护神。对民间信众而言，作
为大海化身的龙王龙神，是物的神灵，
自然不如人化的神灵天妃妈祖来得亲
切，因此妈祖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
原来的龙王龙神信仰。这便可看做是人
们对于自己支配海洋的一种能力的渴望
和体现，随着科技与文明的进步，人类
自我意识不断发展，人在与海洋的各类
交锋中，也在一步步占据有利位置，这
是人与海洋关系变化的真实反映。如从
《张生煮海》中，我们便可窥见元人征
服大海的欲望。张生作为文弱书生，自
然无法与东海龙王相抗衡。但在仙姑赠
予的“银锅一只，金线一文，铁杓一把”
帮助下，张生把海水“烧的来焰腾腾滚
波翻浪”，逼得东海龙王答应了自己的
请求，成功征服了异己的力量。而在郑
和下西洋杂剧中，海外贸易成为人们利
用海洋的重要方式，明人对于探索未知
海洋世界意气风发的精神也由此展现。
在古人看来，带有浓厚的神秘奇幻
色彩的海洋，因其不可知、不可得而平
添了戏曲内容的吸引力。浩瀚莫测的海
洋是人类生存的一方空间领域，人们对
它的认识是熟悉的，也是陌生的。从海
洋中幻化的各类灵物，不论黑白善恶，
实际上都是古人现实世界的一种隐射而
已。面对云波诡谲、变化迷离的海洋，
一方面在乐观主义的滋养之下，激起了
人们征服和探索的欲望，走上了海外贸
易和海外探险的道路；另一方面，囿于
海洋世界的不确定而存在着恐惧与敬畏
的思想，其实这也是人对自身存在状况
的焦虑和不满，带有一定形而上学色彩。
因此，元明时人对于海洋的情感中交织
着观望和实践、敬畏和征服。这些涉及
海洋色彩的故事，无论是否作者纪实抑
或想象，总归带有背离科学主义精神的
味道，融入了民间信仰和宗教之事，每
每遇到不可解释现象，都统统归到神灵
的身上。就算是最具实录主义的海外贸
易等海上之事，也不能避免出现各类神
灵幻象的作乱或庇佑之笔。
由是而观，海洋是戏曲文学中不可
或缺的一个审美对象，元明戏曲中的海
洋书写如海洋神灵信仰、海洋贸易、海
洋资源、海洋风景等等都具有独特的审
美、民俗、历史等价值。在戏曲文学中，
通过对海洋的审视、挖掘，让长期沉寂
在记忆边缘的海洋重新浮出历史地表，
我们可以窥见更多元明时人的海洋生活
和海洋意识，为呼唤海洋的时代潮声提
供历史的回响和民族心理的支撑。
